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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陈亮墓有感

蜜香是故乡
□宋扬

朋友送来几罐青海“天然野花

蜜”。上下翻转玻璃罐，除了一层浅

浅的金黄在慢慢滑动，蜜的主体已经

凝成像冬天的猪油一样的固体。我

知道，这是正宗的蜂蜜，不掺杂任何

水分和人工熬制的糖浆。

我对蜂蜜的质量是有发言权

的，因为我家曾养了好多年蜜蜂。

蜜蜂从野生到被驯化为可家养的过

程我无从考证。我家是村里第二户

养殖蜜蜂的人家，养殖技术当然取

道于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算是半

专业的，他家置办了养蜂的全套设

备，从摇蜜机到防叮服到纱网、面

罩、头盔到蜂桶、蜂巢，无所不有。

如果他家不是还兼种粮食，几乎就

算完完全全的职业养蜂人。这家的

男人是我们村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

开放的先行者。每当逢场，这家的

女人便背了蜂蜜去公社卖。经不起

我父亲的软磨硬泡，在得知我父亲

只是养一点来自己尝鲜不对外销售

的前提下，这户人家卖了我当村委

会主任的父亲三分薄面，以二十元

的价格分给我家一桶。

父亲把这一桶蜂蜜安顿在屋檐

下。养蜜蜂也是需要付出的，冬天的

蜜蜂无花可采，需要调兑白糖开水放

凉了倒进蜂桶的水槽里维持它们的

基本生存需要。年刚过完，坝上遍野

的油菜花冒出来，蜜蜂总是比人先发

现这一点。我家的蜜蜂也开始出动

啦！我们候在蜂桶边，看一只一只辛

勤的小家伙从蜂桶的开孔处进进出

出。每一只蜜蜂的额前都粘了一点

点嫩嫩的花粉。我们盯得仔细，想数

清楚半天内一只蜜蜂要飞行多少趟，

然而终是徒然，因为所有的蜜蜂似乎

都长得一模一样。

三月到，我家要摇第一桶蜜了。

那位养蜂大叔被父亲好烟请来，摇蜜

机就摆在堂屋正中。我不怕被蜂蜇，

凑近了看。只见那人穿戴好专业的

衣服和头盔，打开桶盖，小心拎起一

叶蜂巢，吹散趴在表面的蜜蜂。原本

薄薄的长方体的蜂巢已经胖得凹凸

不平，凸出来的便是蜜蜂把蜂蜡推出

来堆积而成的新的蜂巢。崭新的蜂

巢本是乳白色的，此时已经如金黄的

琥珀。那人用长刀割去凸出来的蜂

蜡，金黄的蜂蜜便流出来。等到流动

的蜂蜜断了线，那人把蜂巢塞到摇蜜

机里，用力一摇转柄，居然又有蜂蜜

轻轻流出。

连续采过几次蜜后，蜂巢已经十

分脆弱，需要更换新的。被换下的蜂

巢于我们既是美食也是玩具。用空

心的麦秸秆对准蜂巢一眼一眼地吸，

滋溜溜地甜在嘴里，乐到心里。

我们也捉蜜蜂，摘下两片树叶

拿在手里，悄悄走近正在采蜜的蜜

蜂，双手一拢，便连同菜花一起罩

住了。把蜜蜂放进透明的玻璃瓶

里听嗡嗡的声音，也能玩上几天。

听说待在土墙里的一种野蜂会偷

吃蜜蜂的蜂蜜，我们就用刷锅的竹

签去掏。那蜂经不住折腾，急急地

往外钻，等待它们的永远是瓶子。

有一次，邻居四哥掏了半天野蜂，

以为野蜂死了，他就凑了耳朵贴在

洞口听。意外发生，野蜂一下子爬

进 了 他 的 耳 朵 眼 ，他 慌 忙 用 手 去

抠 。 完 啦 ，野 蜂 钻 进 了 他 的 耳 朵

⋯⋯要不是幺奶奶用生清油倒进

他的耳朵滑出野蜂，他的耳朵可能

就保不住了。这件事让我知道了

顽 皮 是 有 风 险 的 ，从 此 收 敛 了 许

多。

吃不完的蜂蜜用瓦罐或塑料壶

装了搁床底下保存。冬天的蜂蜜完

全凝固了，开口太小的塑料壶总让我

手足无措。我把两根筷子用线接在

一起伸进去胡搅一气，抽出来舔食一

番，也算那段缺少零食又少见荤腥的

艰苦日子的甜蜜回忆了。

我家蜜蜂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三

桶之多，蜂蜜从来没有卖过。每年

有几十斤的产量。最亲的几家亲戚

照例是要送一些的。有一天，其他

生产队一个不熟的女人找到母亲，

说希望买一点蜂蜜给咳嗽的孩子做

药引子。那个女人手里捏着两块

钱。母亲爽快地打了一碗给她，死

活没要那两块钱。母亲知道，她家

是真的难。后来，我父亲随同滚滚

的民工潮北上南下，蜜蜂便慢慢地

越养越少了，直到完全消失。再后

来，父亲随我在城里定居，我们一家

郊游或远足时偶尔见到四处游走的

职业养蜂人，父亲总走过去攀谈几

句，末了还不无遗憾地说：“可惜了

我那三桶蜜蜂。”

永康市
陈亮研究会
换届有寄
□陈加元

丽州多俊彦，同甫领风骚。

自许为龙虎，胸怀家国操。

匡民和济世，武略与文韬。

义利相同举，事功互适调。

推陈出新意，以史鉴今朝。

研究无边界，宣传有律条。

初心永不忘，使命并肩挑。

得失由人说，诤言寄尔曹。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

深，有龙则灵”，刘禹锡肯定不会料

到，他的《陋室铭》会这么贴切地用到

陈亮身上。陈亮所处的卧龙山，听着

“显火”，其实一点也不高，确切来讲，

应该加个修饰语叫小山岗。但因为

陈亮墓冢在这里，此地就有了英名，

成为后人敬仰的圣地。几百年的膜

拜，陈亮在永康人心目中已是神一般

的存在，不是仙也有了仙气。卧龙山

下的太平湖，也因了龙川先生这位

“人中之龙”，波光灵动，山水葱茏，不

但沿湖盛产的葡萄、莲子等农作物味

香色美，名声四扬，居住湖畔的吕氏

一族也地灵人杰，孕育了不少人物。

我们纪念陈亮，并不是为了纪念

永康的状元公，而是因为陈亮的思

想、学说、精神，对现在依然有着极大

的引导作用。他提出的事功学说，倡

导的义利双行，不但在当时惊世骇

俗，就是今日也值得一再深思。陈亮

认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要学以成

人，要勇于建功立业，行义也要谋利，

因为凡合义之事必然有利，功到成

处，便是有德，义和利是互为表里，并

行不悖的，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

体。“道在事中，道事统一”也是这个

意思。道为义，事为利，利是自强不

息，义为厚德载物，两者处理得当，自

能为社会为国家为个人带来福报。

这对我们永康人尤其有着至关重要

的现实意义。永康人是极其勤劳务

实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融入永康

人的血液中，永康今天的富裕，正是

这样打拼出来的。但永康人须谨记

陈亮告诫的“义”字，它和“利”是一副

行担的两头货，缺一不可。坚守“利”

的追求，还要不忘“义”的辅佐，创下

的基业才能坚实稳固，流传长远。若

见利忘义，一叶障目，那就容易陷入

为富不仁、为官失德的泥沼，一世英

名早晚烟消云散。所以，陈亮提出义

利双行，道事统一，绝不是心血来潮

的口舌之快，而是作为思想家，站在

社会的高度，从宏观层面思考的结

果，是永康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历史

证明，无论为国为家为官为民，陈亮

的思想都是应该遵循的箴言。

永康历史上值得我们效仿的胡

则和陈亮。胡则是体制内的人，自认

“为国分忧，为民做事”乃为官者本

分。所以，毛泽东会称他“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陈亮虽然最终也进入到

体制内，但他的一生都在体制外。他

是有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是有独立思

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可

称是中国历代状元中最杰出的思想

家。终身关注国家安危，民族富强，

南北统一，重振朝纲，强调要务实创

新，建功立业，并由此创立了以“实

事、实功、实利”为核心思想的永康学

派。陈亮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源自永

康人踏实勤奋、不避艰难的基因，一

生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永康这块

土地的力量。他开宗立派成为永康

的旗帜，与当时的金华学派、永嘉学

派并肩而立，皆因永康自有鲜明的特

色——凭借务实果敢，聪明倔强雄踞

一方。所以，无论胡则还是陈亮，身

上始终散发着永康人自带的辉光，行

为处事，待人接物，自觉摒弃虚头巴

脑的空谈，不图虚名，强调实效，坚持

不懈，所思所为都从实际出发，做出

的事情总能符合实际需求。所以，胡

则会一再要求免除江南一带的身丁

钱，他知道这是强加在浙东百姓头

上，不公平不合理的额外负担。陈亮

会断然拒绝朱熹要他惩忿窒欲，迁善

改过，以醇儒之道自律的劝诫。他知

道大敌当前，应以抗金复土，建功疆

场为要，收复沦陷的河山才是大宋最

大的利益。历史上但凡顺应潮流，实

事求是，呼应人民心声，有利国家民

族的人，都会被后人记住和景仰。

我们纪念先人，必首选有现实意

义的，真实可信的，能让后人从中获

取某种启示，得到某种教益，视为精

神榜样的。不能为了纪念而纪念，为

了纪念而哗众，更不能为了炫耀而恭

维，为了恭维而丢失底线。

陈亮是矗立在永康大地上的一

座丰碑，是闪耀在永康历史深处的灯

塔，八百年来历经风雨，依旧生机盎

然，光芒四射，真应了臧克家的诗句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然，活着

的不是肉身，而是灵魂，是有趣的灵

魂、有思想的灵魂、益友有三的灵魂。

所以，我们能和陈亮结成忘年之交，纵

使阴阳两隔，地府人间，照样神交魂

往，侃侃而谈，该约会则约会，该朝拜

就朝拜，思绪纷飞之时，哪会计较墓里

墓外。这样的灵魂活着，真好！

□樵隐

此时的寿山，已过了鸡鸣的时间。
晌午以后，桃花仍然开在石上。

元晦的兜率台筑在石洞里，
模糊的手迹隐忍而沧桑。

重楼之上是固厚，是万仞山，
躲得过枪炮，却早与龙川有了一场论战。

天墨池里收藏的笔法，尖锐而超迈，
洗过手的，都已成了同甫的弟子。

而龙湫之瀑今日干涸，看不见壮怀激烈。
覆釜之下，可还有思想的宝藏？

几杯水洇开的喉舌，在洞内传音。
我们仿佛与古人隔空茶叙。

五峰环绕的书院，空寂孤清。
那些已过千年的学说，可曾有所散佚？

仰望可见的高天，我亦想学豪放。
可没有事功的人生，何能空谷长啸！

七仙湖

高姥山上多住仙，
秋罗湖还有六个姐妹：
留兰、醉蝶、玉荷、紫堇、香果、连蕊。
天与水共一色。
白云、苍穹与湖水构成了镜相，
恍惚上下不分。
云浮在水上，水飘在云中，仙落了凡。
而我在人间，读山读水。
一袭长衫缀满霞彩，
又披宝铎、菖蒲、慈姑、芦竹、
利川慈姑、笔龙胆为衣，
结庐老松下，饮泉涧流中。
胸怀丘壑，似老仙杖藜而行。
山中忽一日，城里已三年，
想着争了朝夕，便不会负了夏秋。

五峰书院，
与赵晓耕、白焕
然、余钊飞教授
茶叙（外一首）

□朱维安


